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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翼城县人大出台了《翼城县计

划生育试行规定》、县委县政府下发了《翼城

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 次年，“两

晚一间隔”在翼城县全面铺开。

后来当了翼城县计生委主任 12 年的冯

才山那时很快就发现，基层计划生育的工作

量一下就上去了， 以前是一刀切的一胎化，

1985 年以后既要管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

候生育，还要管理生二胎的间隔时间。

冯才山说：“一开始几年还要不断给老

百姓解释，他们认为既然允许生二胎，你管

我什么时候生第二个，100 年是四代人还是

五代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 ”

试点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开始凸显

出来，晚婚率一下子就从 1985 年的 37.3%飙

升到 1986年的 81.24%， 第一胎的晚育率更

是高达 93.3%。

即使是试点，翼城县仍然面临着计划生

育同样的考核标准， 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

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 30万。

1985年 7月，翼城县做了一份人口发展

测算表， 预计在 2000 年， 全县总人口为

3003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

县人口 303258。 翼城县 15年有条件地放开

二胎，用事实证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

的增长。不仅如此，多年来，翼城县无论是其

人口出生率还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年

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国和山西省的水平。

以精确数据的 2006 年为例，翼城县、山

西、 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 8.76‰ ，

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

3.8‰，5.75‰，5.28‰。

梁中堂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翼城县 27 年

的试点效果，即翼城县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

计数据都要比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平均水平好。

他同时指出，这个结果并不是“两晚一

间隔” 的政策使然。 他在 1988 年做的一次

1%人口抽样调查说明，当时不仅晚婚晚育不

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执行得很好，而且早

婚、多胎都还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即使这样，翼城县的人口发展数

据还是比全国的好。 这是为什么？

梁中堂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口的出生

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

际生活， 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

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今年才 23 岁的续燕霞，已是准妈妈，她

与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个孩子，不论男

女。她说自己出生的年代多数家庭都是两个

小孩，现在年代不同了，一个能养好就可以，

而且男女都一样。

翼城县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

王永亮告诉记者，该乡现有独生子女户 1680

多户，其中三分之一是女孩。

“观念跟着时代变化，加上国家和省里

奖励政策的增多，现在很多家庭都主动放弃

了生第二胎的指标。 ”王永亮说。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研究者发现的各种

良好效果。 而实际上，当年在翼城试点的目

的，却在于“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

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

路来”。

在北冶村做了 30 多年计生员的孙学

武，在试点以前，被村里人恨得牙痒痒，走在

路上形同陌路，家里不是拖拉机轮胎被割就

是电线被剪断或者猪圈里的猪被药死。就连

儿媳妇因意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也被村里

人骂作报应。“试点以前，那真是‘敌我矛盾’

啊，现在退休好几年了，还有人记恨着我当

年罚过他们 50元钱的事呢。 ”孙学武感慨地

说。 试点以后，孙学武的工作开展起来好了

很多，近十年来，随着村民观念的转变，计生

工作越来越好做，他与村民的矛盾也大大缓

解。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 2 7 年

居民已不愿多生

核心提示

2 7 年放开二胎的实验，同时改变了翼城人的生育观，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意多生。 而该实验的“自动失效”恰是翼

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县的试点证明：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

试点效果

翼城二胎实验 27 年

就在媒体纷纷曝出各省对“单独子女”

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迟迟没有获得国家批准

时，在山西省西南的小县翼城，刚刚走过了

二胎化试点的第 27个年头。

这个当年在历史的各种偶然条件下促

成的人口特区，一直静悄悄地在施行二胎化

政策，并顽强地在昔日一小批试点城市中幸

存成孤本。 改变现行人口政策 ( 主要针对放

开二胎 ) 持续成为近年来全国“两会”的热议

话题，观察翼城县的实验，恰恰是各种争议

难以回避的实证。

在这个放开了二胎的县城，27 年的实

验结果表明，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

长率始终低于全国、山西省及其所在的临汾

市，人口出生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

27 年的实验， 同时改变了翼城人的生

育观，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意多生。 该实验

的“自动失效”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

结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

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特区之特

作为试点，翼城县的特殊之处在于，在

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大背景下，翼

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条件是：晚

婚晚育加生育间隔。 当年制定的政策是，晚

婚的最小年龄是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则

要求农民第一个孩子在妇女 24 岁后生育，

第二个孩子在妇女 30岁后生育。

在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无论是享受了

政策优惠生育了二胎的父母，还是知道可以

生二胎却放弃去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父母，除

非在乡镇有公职，鲜有人知道自己所在的地

方，是个享受特殊政策的人口特区。

稍微年长的人，更多的是记得当年超生

时所受的处罚，并在多年后仍耿耿于怀，却

很难想起 1985年那个转折， 翼城县从全国

“一胎化”大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二胎试

点。

只有一定年纪的计生干部知道，翼城县

试点的来之不易。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

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

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写了一篇题

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的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

二胎生育的办法，能同样控制好人口数量。

当时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张晓彤和中

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很看重梁中堂的

报告，在重新测算后，他们又给国务院写了

《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报告，

认为晚育加间隔可行。 他们还更正了梁中

堂推算的时间，进一步建议在 2000 年以后，

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最好以计划生育法

颁行以加强政策的稳定性。

报告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送呈胡耀邦，

胡耀邦作了亲笔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

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并要求有关部门

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

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后来，国家计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

选择一两个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的办法。

原定试点放在晋城市的高平县，但时任

山西省计生委主任拍板定在翼城县———这

是个当时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先进县。 不过，

梁中堂到翼城县调研时， 干部意见也不统

一，后来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武伯琴极力支

持，才最终得以确定。

当年还是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记得，当

时把他们集中到县里，“两晚一间隔”模式的

奠基者梁中堂在会上讲他的新理论，听讲的

干部们都听得大吃一惊：“居然还有这样大

胆的，敢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公开叫板？！ ”

当时已对计划生育工作深感头痛的干

部却很快发现，越到基层，梁中堂的办法越

受称赞，传达到村一级时，大家都觉得“这个

办法好”，因为老百姓容易接受。

不宜推广？

当年试行与全国“一胎化”政策不同

的地方，其实并不止翼城县一家。

1985 年，翼城县特批成为全国第一

个二胎试点后， 又陆续有十几个地方获

批， 包括山西大同市新荣区、 辽宁长海

县、黑龙江黑河市、山东长岛县、广东南

海县、广西龙胜各民族自治县、甘肃酒泉

市和徽县、青海源丰县以及宁夏同心县。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有翼城

县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只此

一家，别无分店。

对于试点的效果， 当时大家都没有

把握。 在翼城县试点的第二年，1986 年

12 月，在全国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

领导谈及“两晚一间隔”试点时曾表过态

“如果经过 10 年， 证明这种办法人口增

长率并没有提高，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政

策，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

此番表态， 给了当时试点的倡导者

和执行者很高的期待。

尽管此后， 翼城县无数次用数据证

明了它的成功，但它却始终无法突围，就

连将这一政策扩大到临汾地区的努力都

没有奏效。据报道，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

国家计生委多年来都去考察过这些试

点，最后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

但不宜推广。

当时，试点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各个地方闷头做事。“要求我们遵循三不

原则，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 ”冯才山

说。 有一次他到省里参加一个计划生育

工作会议， 发言材料里写了试点政策的

内容， 主办方后来将这部分文字全部删

掉了。 1987 年，11 个试点地区的研讨会

在翼城召开，会议内容，被列为秘密，不

允许公开。

翼城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过了

20 年， 甚至都被当地的民众逐渐淡忘。

直到近几年来，放开二胎的呼声渐高，它

的尘封往事才又被翻开。

无论是后来前赴后继跑到翼城县做

调研的学者， 还是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

人员，都认为，翼城模式最宝贵的经验实

际上是解决了多孩生育的问题， 由于更

接近百姓需求， 也大大降低了计生工作

的难度。 但他们也承认， 随着环境的变

化，翼城县“两晚一间隔”模式已错失推

广的最佳时机。

临汾市计生委负责人分析说， 目前

包括山西省在内的许多省农村地区都实

行的是一胎半政策 ( 即第一个是女孩可

以生育第二胎 ) ，加上各种符合条件的再

生育的情况， 实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

家庭不能生二胎， 这导致翼城县的试点

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就连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认

为，没有推广并不意外，因为试点本身就

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 不具备可复制

性。 但翼城县实验的意义却不容置疑。

第一， 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两个孩

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

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

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 老百姓在

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 在严紧

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

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

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

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 从如今的形势

来看，梁中堂认为，已经不是该不该推广

翼城经验的问题， 而是把自由生育权交

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上学、就业、房

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沉重的负

担———“少生快富”， 这个几十年前喊得

响亮却根本无法阻挡超生大军规模的口

号， 终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接受

了。 （据《法治周末》）


